
麦积山石窟的清晨总是裹着一层薄雾，我站在
山脚下仰望，那赭红色的崖壁如同被巨斧劈开，却
又在垂直的断面上凿出了无数蜂窝般的洞窟。晨
光穿过山间的雾霭，将那些历经千年的佛龛染成金
色，仿佛整座山都在微微发光。拾级而上时，脚下
是北魏工匠们开凿的栈道遗迹，石阶上还留着当年
绳磨的凹痕，这些沉默的印记，比任何史书都更真
实地讲述着信仰的力量。

山风掠过耳畔，带着松香与潮湿的苔藓气息。我
忽然意识到，这座海拔仅174米的小山丘之所以成为
佛教艺术圣地，正是因其险绝的地势，孤峰拔地而
起，三面悬崖如刀削斧劈，唯有西侧一条陡径可通山
巅。这种登者援萝而上的险要，反而成就了密如蜂
房的窟龛奇观，古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在几乎垂直
的崖壁上，用最原始的工具凿出了七千余尊泥塑石胎
的造像。当我的手指触碰到唐代栈道冰凉的铁锈时，
仿佛能听见凿岩声与诵经声在历史深处交织回响。

沿着斑驳的栈道盘旋而上，最令人震撼的是那
些崖阁，北朝工匠在绝壁上开凿的方形佛龛，像蜂
巢般密布在百米高的崖面上。东崖的三大摩崖造
像如同三位沉默的巨人，中龛的坐佛高16米，螺髻
低垂的慈悲面容被风霜侵蚀得模糊，却依然保持着
俯视众生的庄严；左胁侍菩萨的璎珞已剥落大半，
但残存的青金石仍泛着幽蓝的光；右立佛的右手已
风化殆尽，却因残缺生出一种惊心动魄的美。这些
造像的泥胎里掺入了麦秆与麻丝，正是这些普通的
材料，让它们在无数次地震中以柔克刚，至今仍保
持着“薄肉塑”的灵动衣纹。

西崖的涅槃窟则藏着更深的秘密。15窟的卧
佛长8米，佛陀右肋而卧的曲线与窟顶的飞天藻井

构成完美的几何构图。最神奇的是那些绘于西魏
的“薄肉塑”飞天，工匠在泥塑的肌肤上施以彩绘，
让飘带与云气在虚实间飞舞。当我凑近观察，发现
菩萨眼睑的淡青色晕染竟用了孔雀石粉末，而袈裟
上的朱红色历经千年依然鲜艳如血。这些细节揭
示着古代匠人的智慧，他们用最朴素的材料，黄土、
麻絮、矿物颜料，在潮湿多雨的秦岭深处，创造了比
青铜更永恒的信仰。

最让我驻足的是44窟的西魏造像。那尊被誉
为“东方微笑”的菩萨像，嘴角的弧度刚好在 45 度
角，既不像印度造像的夸张，也不似中原造像肃
穆。她眉心的白毫宝珠已经脱落，但眼眸中流转的
悲悯依然清晰可辨。考古学家发现，这尊像的泥层
里竟混合了蜂蜜与蛋清，或许正是这些充满生活气
息的黏合剂，让她的微笑穿越了十五个世纪的风
雨，至今仍在麦积山的晨光中熠熠生辉。

站在散花楼的悬廊上俯瞰，整座麦积山如同被
时光凝固的巨幅画卷。那些层层叠叠的窟龛，从十
六国时期的粗犷到隋唐的丰腴，再到宋明的世俗
化，在崖壁上勾勒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完整轨迹。
北魏的“秀骨清像”还带着犍陀罗的遗韵，到北周已
演变为“面短而艳”的本地风格；唐代的菩萨开始佩
戴中原贵妇的项饰，而宋代供养人则完全着汉装。
这种演变不是简单的风格更替，而是信仰与土地深
度交融的见证。当印度传来的佛陀形象逐渐长出

中原人的面容，丝绸之路上传来的哲学思想也在这
片秦岭腹地完成了精神转化。

最动人的是那些未完成的造像，127窟的北周
壁画上，工匠用朱砂勾勒的线稿尚未填色，旁边还
留着“此画未竟”的题记。这些突然中断的创作，如
同历史在此处打下的绳结，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代工
匠真实的工作场景。他们或许因为战乱仓促撤离，
或许因山洪阻断颜料运输，但这些“未完成”恰恰成
为最珍贵的完成态，它们证明麦积山的艺术不是神
迹，而是无数无名的匠人，用一生与悬崖对话的日
常。当我的目光扫过那些因地震倾斜的梁柱、被雨
水冲刷的彩绘，突然明白：真正的永恒不在于完美
无缺，而在于这些脆弱泥塑中蕴含的，人类对超越
性追求的不灭热忱。

下山时，夕阳正将最后的光辉洒在西崖的“万佛
廊”。那些密密麻麻的小龛里，无数无名工匠塑造的
佛像在暮色中渐渐隐去面容，却让整座山显出一种
近乎神性的肃穆。我突然想起敦煌学者常书鸿的
话：“麦积山的伟大，在于它证明了中国艺术消化外
来文化的能力。”这些从十六国风雨中走来的泥塑，
早已不是简单的佛教造像，而是秦岭山脉与丝绸之
路共同孕育的精神图腾。当夜风掠过栈道铁铃，叮
咚声里仿佛还回荡着当年凿岩的锤音，那或许是人
类文明最动人的声音。在不可能处创造可能，在绝
壁上播种信仰，用最脆弱的泥土，镌刻最永恒的美。

■■ 刘惜刘惜绝壁上的佛国绝壁上的佛国

腊月的风掠过窗棂，我总想起年关时村口挂起的那
盏盏摇曳的红灯笼。童年时，腊月二十三一过，村里的
孩子便攥着衣角数日子，盼着舅家送灯笼的脚步声。舅
舅们踩着霜雪，挑着竹篾灯架，揣着红纸与蜡烛，将一盏
盏灯笼递到外甥手中。那灯笼啊，是竹骨糊红的质朴，
却能让整个冬天都亮堂起来。

最难忘的是舅家送的那盏莲花灯。红黄白绿紫的
皱纹纸层层叠叠，像极了冬日里突然炸开的烟花。我举
着它跑过结冰的田埂，烛光映着雪地，仿佛踩着星星走
路。那时节，灯笼会的喧闹声、蜡烛熄灭时的叹息声、碰
灯笼时的欢笑声，酿成了最浓的年味。让灯笼成为情感
的载体，而非冰冷的装饰。

后来，过春节回到村里，街巷间挂满红灯笼，却总觉得
少了些什么。那些丝绸糊的、电灯点的灯笼，固然精致，却
像被驯服的野火，温吞得没了脾气。直到每年正月初六后
的夜晚，看见邻居家孩子都举着舅舅送来的生肖灯嬉闹，
忽然想起舅舅送的第一盏莲花灯——粉白花瓣染着烛
泪，绿叶流苏随风轻晃，提灯的手一颤，光晕便碎了一地。

如今才懂，年味不在灯笼的明艳，而在那份“舅送灯笼
外甥迎”的执念里。关中习俗说，灯笼要成双成对，寓意

“好事成双”；十二岁“完灯”时送玻璃灯，是祝孩子“照前
程”。这些老规矩，像隐形的丝线，串起一代代人的牵挂。
我见过舅舅们扛着竹篾灯架走亲戚，也见过父亲从泥土味
特浓的“楼上”取下往年包得严严实实的红纸灯笼，小心翼
翼地除尘、擦灯笼的背影。他们不说爱，却把情意糊进灯
笼的褶皱里，藏进碰灯笼时故意撞向对方的顽皮里。

前日，小孙儿举着舅家送来的一盏电子莲花灯扑进
我怀里。灯光是暖黄的，还能播放《新年好》的旋律。他
兴奋地凝望着我：“爷爷看啊！它会转圈圈！”我望着他，
恍惚看见童年的自己——那时我也这般小，举着纸灯
笼，以为整个世界都在光晕里。

如今，送灯笼的“舅”换成了我。腊月里扎灯笼时，
竹篾扎破手指，血珠染红红纸，却觉得心口发烫。孙儿
接过灯笼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年味从未消散，它只是
换了模样。从竹骨红纸到电子屏幕，从碰灯笼的肆意大
笑到微信群里抢红包的叮咚声，变得不过是形式，不变
的是那份盼归的心、牵念的情。

灯笼会散了，蜡烛燃尽了，可记忆里的光永不熄灭。
舅舅的莲花灯、城乡的烟火味、孙儿的电子灯……它们叠
印成岁月的年轮，一圈圈绕着童年、中年与暮年。如今走
在霓虹闪烁的街头，我仍会驻足看一眼灯展——那些流
光溢彩的宫灯、科技感十足的光影秀，多像我们回不去
的童年，热闹得让人眼眶发酸。

“灯笼啊，接下了，他舅给娃买下了……”远处传来孩
童嬉闹的童谣，混着远处广场舞的旋律。我握紧孙儿的
小手，任他拉着我在灯海里奔跑。这一刻，我懂了：年味
是灯笼里的烛火，是亲情的火种，一代代传递，一年年明
亮。纵使时光如梭，总有一盏灯，为我们留着温暖的亮光。

■■ 吕宗强吕宗强

灯笼里的年轮灯笼里的年轮

泰陵前的遐想泰陵前的遐想
■■ 张轩张轩

初冬的暖阳，像一层温润的薄纱，轻笼着关中
平原的肌理。风里褪去了秋的萧瑟，反倒携着几分
如春的澄澈和温暖。在这般晴好的周末，我与友人
杨老师闲谈间，便念起了杨凌塬上的泰陵，于是，有
了前往拜谒意想。

我们驱车沿渭河河堤北路向东，河岸的杨柳依
然绿影依依，勾勒出冬日里难得的生机。穿过杨凌
市区，向北上了北塬，视野陡然开阔起来，一个个依
托世界农科城资源优势的现代化农业开发公司和一
片片高科技产业大棚连成一片，夹杂着零星的麦田
泛着浅绿，泥土的清香混和着暖阳的气息扑面而来，
一派田园景致安然祥和。循着路标一路向东，泰陵
的封土便渐渐映入眼帘，没有想象中帝王陵的威严
逼仄，只是一座巍峨的土丘被茂密的树木覆盖，静静
伫立在塬台之上，与周边的田野、远山融为一体，仿
佛早已与这片土地共生了千年。

走近泰陵，方才看清它的规制。陵寝坐北朝
南，背依塬地，南临渭河，远眺便是连绵起伏的秦岭
山脉，山势巍峨。这般依山傍水的选址，既有帝王
陵寝的恢宏气韵，又透着几分顺应自然的通透。封
土上草木葱茏，松柏挺拔，风吹过枝叶，沙沙作响，
似在诉说着千年的过往。在陵冢南侧约20米处，立
着一通清代石碑，石灰岩质地，圆首有座，碑身虽历
经风雨侵蚀，字迹却依旧清晰可辨，“隋文帝泰陵”
五个大字苍劲有力，这是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
所书。毕沅一生致力于文物保护，为诸多古代陵寝
立碑题字。这通石碑，也成了后世辨识泰陵、缅怀
隋文帝的重要标识。再向东南约二三里地，便是塬
下高台，为文帝祠庙遗址，宋时碑文称其为“隋文帝
庙”，如今虽只剩断壁残垣，却依旧能从遗址的规模
中，窥见当年祠庙的香火鼎盛。

我们驻足陵前，细细端详着封土与石碑，几位身
着素色衣衫的身影缓缓走来，闲谈间得知，他们是远
道而来的大学老师与文化学者，专程为探寻隋代历
史、品读泰陵的文化底蕴而来。望着眼前这座没有
庄严神道、没有精美石刻、甚至连像样建筑群都匮乏
的帝王陵，众人眼中皆闪过一丝疑惑。同为大一统
王朝的开国帝王，隋文帝的泰陵，为何与秦始皇陵、
唐太宗昭陵、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相比这般

“寒酸”？这份疑惑，恰是泰陵留给后人遐想的起点。
隋文帝杨坚，这位结束南北朝三百余年分裂割

据局面、一统天下的帝王，其一生的功绩，足以彪炳
史册。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隋，定都长安，随后厉
兵秣马，于公元589年挥师南下，灭陈朝，平岭南，结
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中原大地的战乱纷争，重新建
立起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让百姓得以脱离战火，回归
安稳生活。在位二十四年间，他励精图治，推行了一
系列影响后世千年的变革：确立三省六部制，厘清中
央行政职权，将相权一分为三，加强中央集权的同
时，提升行政效率，为后世封建王朝的官宦制体系奠

定了基础；开科举制度之先河，以考试选拔人才，打
破世家大族对仕途的垄断，让寒门子弟得以凭学识
入仕，重构社会阶层流动的通道，深刻影响着中国古
代的人才选拔体系；统一货币与度量衡，整顿吏治，
严惩贪官污吏，减轻赋税，鼓励农桑，兴修水利，使得
隋代经济迅速复苏，人口速增，国力日渐强盛，史称

“开皇之治”。彼时天下粮仓充盈，府库殷实，据《资
治通鉴》记载，至隋文帝末年，天下储粮可供全国百
姓食用数十年，这般富庶，即便盛唐也难以企及。

这般盛世气象，为何隋文帝的陵寝却如此简
约？反观秦、唐帝王陵，秦始皇陵耗费数十万民力，
历时三十余年修建，地宫恢弘，兵马俑军阵气势磅
礴，铜车马工艺精湛，尽显大秦帝国雄威；唐乾陵依
山为陵，规模宏大，神道两侧石刻林立，无字碑、六
十一蕃臣石像等精美绝伦，彰显盛唐的强盛与奢
华。秦、唐帝王皆以陵寝的宏伟彰显帝王权威与国
家强盛。而隋文帝，却选择了“封土为陵”的简约规
制，摒弃了奢华的陪葬与宏大的建筑群，这份简约
背后，藏着他对治国理政的深刻认知，更藏着一颗
体恤民生的赤诚之心。

隋文帝的简约，源于自身刻入骨髓的节俭品
性。史载杨坚生活简朴，不喜奢华，后宫嫔妃衣着朴
素，宫中所用器物皆无金玉装饰，甚至禁止地方官员
进贡奇珍异宝。他曾说“帝王岂能因个人喜好而劳
民伤财”。他深知“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将节俭
之风融入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不仅自身躬行节俭，
更要求文武百官厉行节约，严禁铺张浪费。这份理
念，自然也体现在陵寝的修建上。泰陵延续秦汉“封
土为陵”的传统，不依山为陵，不大兴土木，仅以封土
为核心，简约而庄重，既符合他的节俭理念，也暗含
着对民生的体恤，不愿因修建陵寝劳民伤财，加重百
姓负担。更难得的是，隋文帝与独孤皇后夫妻同
心。独孤皇后聪慧贤德，素有“一代贤后”之称，她辅
佐杨坚开创盛世，同样推崇节俭，反对奢华，夫妻二
人约定死后合葬，共享这方简约陵寝，这份相濡以沫
的相守，也为泰陵增添了几分温情与厚重。

泰陵的简约，更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它
上承秦汉“封土为陵”的传统，下启唐代“依山为陵”
的转变，是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节
点。作为中国现存隋代唯一规模宏大、保存完整的

帝王陵，泰陵不仅是隋代历史的实物见证，更承载着
隋文帝的治国理念与节俭精神，为后世帝王树立了
别样的典范。唐太宗李世民便曾以隋文帝为镜，借
鉴其治国经验，推崇节俭，轻徭薄赋，虚心纳谏，最终
开创了“贞观之治”，而隋文帝的节俭之风，也一直为
后世明君所推崇，成为流传千年的治国箴言。

站在泰陵前，望着眼前的封土与远处的秦岭渭
水，千年的时光仿佛在此交汇，诸多遐想涌上心头。
我仿佛看见隋文帝身着素色朝服，在朝堂上与大臣商
议改革之策，目光坚定而深邃，面对世家大族的阻挠，
依旧毅然推行科举制，只为给天下人才一个公平的机
会；仿佛看见他轻车简从，深入民间体察民情，与百姓
闲话农桑，见田间麦苗长势喜人，眼中满是欣慰，听闻
百姓疾苦，便即刻下令减免赋税，安抚民心；仿佛看见
他与独孤皇后在宫中闲谈，二人共论治国之道，摒弃
奢华之风，践行着“一夫一妻”的相守承诺，成为帝王
夫妻中的一段佳话；仿佛看见隋代百姓安居乐业，田
间耕耘繁忙，市井商贸繁荣，孩童嬉戏打闹，一派“开
皇之治”的盛世图景。

夕阳西下，暖阳渐渐褪去温热，化作柔和的余
晖，洒在泰陵的封土上，为草木镀上一层金色的光
晕。远处的渭河波光粼粼，远山如黛，田野间的麦苗
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一派岁月静好的模样。我与杨
老师边走边探讨，心中的疑惑早已消散，取而代之的
是深深的感慨与敬意。泰陵的“寒酸”，从来不是遗
憾，而是隋文帝留给后世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它不
像秦、唐帝王陵那般气势恢宏，却以简约彰显着帝王
的胸襟与担当；它没有华丽的装饰与厚重的陪葬，却
以史实镌刻着盛世的荣光与改革的魄力。岁月流
转，王朝更迭，秦陵的兵马俑依旧威严，乾陵的石刻
依旧精美，而泰陵的封土，在时光的洗礼中愈发庄
重，它见证着时代的变迁，诉说着隋文帝的传奇人
生，更传递着穿越千年的节俭之风与民生情怀。

离开泰陵时，夕阳已沉至秦岭山脉之间，余晖
染红了半边天空。回望泰陵，封土在暮色中与天地
相融，那份穿越千年的简约与厚重，早已深深镌刻
在我的心中，让我明白：真正的伟大，从来无需外在
的奢华彰显，而是源于内心的坚守与对民生的担
当。这份感悟，如同冬日里的暖阳，温暖而坚定，让
我愈发懂得珍惜当下的安稳与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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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唐朝不仅是太平盛世，更
是盛产诗歌的时代。当西安市打造“唐诗之
都”的春风吹遍蓝田，这座隶属于大西安的
小城邑，既有唐代京畿要地、秦汉三辅要冲
的历史地位，更沉淀着厚重的文化底蕴——
唐代众多诗人曾在此驻足，留下了许多不朽
篇章。

蓝田的地形地貌堪称丰富，山川原岭一应
俱全。尤其是县城东南部，巍巍秦岭横亘于
此，群山如簇、重峦叠嶂，纵横交错间高峰屹
立，透着几分神秘莫测的吸引力，让人不禁心
生向往。著名的秦楚古道便镶嵌在这片山地
中，它是古代秦国通往楚国的官方驰道，因最
险峻的一段位于蓝田，又被称作蓝关古道。这
条古道亘古绵长，在蓝田段途经七盘关、鸡头
关、筝坡关、蓝桥、古玉山等地；到了唐代，杜
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曾在此留下不朽诗篇，
故而被后世人称为“唐诗道”。与之相邻的辋
川谷道（现称辋峪），更因“诗佛”王维曾在此寓
居，而愈发熠熠生辉。可以说，蓝田的这一谷
一道，亦是唐诗重要的发源地。

在历史长河中，蓝关古道的意义远不止
一条通道。秦时，它是秦楚古道的咽喉要
地，更是古长安的东南门户；到了唐代，它既
是连接关中与荆楚的交通命脉，也是无数学
子商贾追逐功名、谋求生计的“名利路”，更
成了官仕墨客被贬途中抒发感慨的“诗词
路”。

你看，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侄孙韩
湘前来送行，他在蓝关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将满腔愤懑与苍凉倾注笔
端，这一诗行响彻云霄，传唱千年；元稹被贬江
陵途中经过蓝桥驿，见春雪纷飞，以景寄怀写
下“千层玉帐铺松盖，五出银区印虎蹄”；白居

易被贬江州时同样途经蓝桥驿，看到元稹的题诗，感念同
遭贬谪的情谊，提笔写下“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
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这段文坛佳话流
传至今；刘禹锡被贬连州，过蓝关、经商山时，也以“商山巴
山君莫问，此去程途一半赊”道尽贬谪路途的漫长与内心
的沉郁；杜甫亦曾留下“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
寒”的诗句，为蓝田添了几分诗韵……古道悠悠，诗香早已
漫过蓝田的山川。

再看辋川，它是秦岭北麓的一处浅山峪道。唐代
时，辋峪口尚未开通，封闭的山谷间，四周青山环绕着一
面十里澄湖，湖光山色相映，风光幽静绝伦，堪称离长安
最近的“世外桃源”。大诗人王维从四十多岁起在此寓
居，他创作生涯的巅峰之作，大多诞生于辋川。尤其是
他与好友裴迪合著的《辋川集》，以诗吟咏辋川的二十处
自然景观，每一首都脍炙人口——被选入各级教材的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出自《山居秋暝》）、“独坐幽
篁里，弹琴复长啸”（出自《竹里馆》）、“空山不见人，但闻
人语响”（出自《鹿柴》）等千古名句，均源于此地。一千
多年来，正是王维的笔墨，赋予了辋川不朽的灵魂。

王维之后，历代的官员、文人墨客，以及无数喜爱
他、研究他的人纷至沓来，在辋川留下大量诗文。这让
辋川的声名愈发远扬，被赞为“中国的诗谷”、文学的圣
地，也成了无数人心中向往的唐诗故乡。

终南之秀在蓝田！君不见，在《全唐诗》的收录中，
有超过230位诗人曾驻足蓝田，留下近400首诗作。若
以现存明确咏及蓝田的核心篇目计，约有60余位诗人
留下380余首作品。这不正说明了——蓝田，这片曾经
被唐诗浸润过的土地，一草一木都染着诗香,一谷一道
都藏着诗韵。它，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标志，更是唐代
诗人们心灵朝圣的“唐诗圣地”！另据蓝田本土文化学
者——王维四吕文化研究会张效东先生所著的《历代蓝
田诗选析》中第2页所载，“见于蓝田诗中作者就有著名
诗人王维、杜甫……韩偓等五六十位。本书选诗113首，
唐诗就有78首”。从这部书中结构来看，唐诗约占7成，
这般盛况，正是“诗从蓝田来，雅韵谷道飘，墨香流千载，
唐风润君怀”的最好印证。

巍巍秦岭上，悠悠灞水间。蓝田，这座穿古越今，从
诗里走出的小城邑，承载着汉唐的古风雅韵，历经千年
的岁月雕琢，欢迎诸君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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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风最先醒来，掠过山城街巷，拂过
滨河路垂落的柳丝，一夜间揉碎冬日残
留的清寒，将春的气息轻轻铺展在这座
依山傍水的城郭里。

滨河路的柳，是山城春的信使。褪
去一冬枯褐，枝桠间悄然绽出嫩黄芽苞，
怯生生地探着头，不几天光景便舒展成
鹅黄浅绿的新叶，柔条轻垂，随风摇曳，
恰似少女垂落的鬓发，在河畔织就一片
朦胧翠烟。阳光穿过疏柳，洒下细碎的
金辉，落在行人肩头，落在岸边层层叠叠
的花坛里。花坛被春风细细点染，迎春
花的明黄，海棠的粉白，玉兰花的素洁，
还有不知名星星点点缀在其间的小花朵
儿，一丛浅紫，几簇嫣红，片片明黄次第
铺开，不事雕琢，自有一派鲜活烂漫，热
热闹闹地簇拥着，将一冬的沉寂驱散，酿
出满径清新芬芳。河水早已解冻重生，
褪去冰封的沉静，恢复潺湲灵动，碧水悠
悠，绕着山城缓缓流淌。水波轻拍堤岸，
发出细碎的声响，那是春的私语。水底
的青苔随波轻摇，偶有几尾小鱼摇头摆
尾游荡，搅碎一河春镜。风过水面，泛起
层层涟漪，将岸边的柳影花影揉碎在碧波里，清凌凌的
水色，映着澄澈的天幕，满眼是洗尽铅华的清新温柔。

顺着河畔往乡间走，春的气息愈发醇厚。田埂间泛
着新绿，泥土的清香混着青草的气息在空气里弥漫，错
落的农舍隐在绿树新芽之间，屋顶升起袅袅炊烟，轻柔
地飘向天际，与天边的流云相融。炊烟下是春耕的序
曲，农人荷锄而行，脚步踏在松软的田野，播撒希望的种
子。炊烟袅袅，草木青青，犬吠鸡鸣隐约传来，勾勒出一
幅质朴的田园春景，安宁，温暖。

春到山城，不在喧嚣的盛景里，在柳丝吐翠的温柔
里，在河水潺湲的灵动里，在花团锦簇的绚烂里，在乡间
生生不息的烟火人间里。风软云轻，万物新生，目之所
及皆清新，心之所感尽温馨。这山城的春，不事张扬，用
细腻的笔触，写下万物复苏的美好，藏着动人的人间烟
火。极目之处，春光浩荡；俯首之间，万物向荣，这是季
节的春归，亦是山城赓续的生命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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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渡秦岭，百花竞芳菲。北方大地尚未
完全披上浅绿的新衣，汉江之滨已率先被连绵
的油菜花海点亮。风过雨润，油菜花听到了春
的召唤，一夜之间，竞相绽放，浩浩荡荡的金
黄，如大自然用金色颜料泼洒而成的山水长
卷，牵动人心。

油菜花没有玫瑰的浪漫，没有牡丹的华
贵，也没有兰花的清幽，而是以最谦和的姿态，
凭着一腔热烈与坦荡，把秦巴乡野装扮成盛大
的春的海洋。

初识油菜花，还是在书本上，有人说它是
大地流金，也有人说它是金浪逐江，直到亲眼
见了，才知道这些形容都略显单薄。站在田埂
上远眺，目之所及，都是流光溢彩的金黄。蓝
天为幕，白云为纱，群山如黛，碧水蜿蜒，油菜
花海成了天地间最动人的乐章。

走近花海，才懂油菜花独特的美，它如俊
俏活泼的邻家姑娘，扬起灿烂的笑容。油菜花
浪层层叠叠，翻山越岭，似巨幅金色的丝绸在
风中舞动，也似神州大地翻涌着的春潮。单看
一朵油菜花，花瓣薄如蝉翼，呈十字舒展，花蕊
藏在中央，嫩黄如蜡，花茎细长，随风飘动，好
像随时会被折断似的，整只花简单却精致，朴
素却坚强，低吟着春天的故事。可无数的油菜
花朵簇拥在一起，便成了无边无际的金色海
洋，也有了排山倒海的气势，春风裹着花浪，震
撼着欣赏它们的每个人的心灵。想来，这就是
平凡者的力量，低调不张扬，沉稳不喧嚣，却以
团结和坚韧的语言，讲述着春天的蓬勃与欢
喜。

一夜喜雨，清晨的油菜花海宛如朦胧的水
墨丹青，城市、乡村、房屋、树木都在晨雾中若
隐若现。露珠凝在花瓣边缘，像散落的碎珠，
晶莹剔透。轻轻一触，露珠害羞地顺着油菜秆
滑落，深入泥土，只留下湿润的余香。俯身轻
嗅，花香混着泥土的醇厚与草木的新嫩，鼻腔

胸腔盈满了春日的清爽。待到日上三竿，油菜
花海中多了许多动物的身影。蜜蜂化身勤劳
的使者，频繁穿梭于油菜花海之间辛苦采蜜；
蝴蝶翩跹，与油菜花的金黄融为一体，让“儿童
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的图景照进现
实；不知是谁家的橘色猫咪也来凑热闹，探着
脑袋甩着尾巴，与花海比可爱；东方宝石朱鹮
也在花间嬉戏互动，甚至“秀恩爱”。

午后的油菜花，鲜活而热闹。孩童如脱缰
的小马，在花海中打闹，笑声清脆，即使身上染
满花粉，也丝毫不影响那份纯粹的快乐；青年
低声与油菜花对话，倾诉着青春的萌动；中年
人三五成群，沿着步道赏花打卡，眉眼间尽是
欢愉；老年人拄着拐杖凝望，追忆过去也思考
未来。花海中，有人支起画板绘画，一笔一画
勾勒“花”样，有人举着相机咔咔拍照，还有人
身着彩衣，唱着陕南民歌……每个人用自己的
方式，收藏着这份春日限定版的相约。

暮色降临，夕阳给油菜花海镀上一层七彩
余晖，与天际的晚霞交相辉映。炊烟渐起，倦
鸟归林，花海归于宁静。夜晚，明月升起，花海
伴着月色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喜欢油菜花，是因为它深谙集体的智慧，从
不孤芳自赏，也不一枝独秀，而是肩并肩、手挽
手、根连根，在同一块土地上扎根、生长、绽放、
收获，把原本萧瑟的旷野染透。它还有着平凡
但不卑微的品质，不需温室呵护，不需刻意照
护，只要有阳光雨露和一方土地，便能拔节生长
到花开迎春。整个过程在严寒积蓄力量，在风
雨中展现身姿，尽管花期短暂，也义无反顾。

春天的汉江两岸，是油菜花的主场，花海
绕着汉江，汉江润着花海，相互衬托，相互成
就。春有约，花不误。油菜花海是大地的诗
行，是汉江的灵秀，是岁月的温柔，更是生命的
向阳而生、全力绽放。拥抱油菜花海，仿佛拥
抱奋斗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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